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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失落的古国
从曾侯乙墓葬被发掘开始，考古工作者最关心的

是：这个墓葬的主人是谁？随着文物被初步整理，墓

主的身份也终于浮出水面。在诸多青铜器上，“曾侯

乙”这个名字频繁出现高达 208 次，尤其是主棺之旁

发现了一件“曾侯乙之寝戈”，这是墓主生前侍卫所持

的兵器；在另一件青铜镈钟上，也明确写着“唯王五十

又六祀……楚王酓（熊）章作曾侯乙宗彝”，这是在楚

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 433 年）墓主下葬时，楚国赠送

给墓主曾侯乙的陪葬品。

关于曾国的青铜器，早在晚清时，学者阮元就在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中有收录，他认为曾国就

是今天山东兰陵一带的鄫国；1933 年，安徽寿县李三

孤堆战国楚墓也出土了一件“曾姬无卹（xù）壶”，郭

沫若先生第一次指出存在一个楚国的邻国“曾国”；

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垄出土了大约在西周末期至春

秋早期之间的“曾侯仲子斿父”墓，明确了在湖北地区

存在一个“曾国”；此后，湖北随州、枣阳及河南新野等

地也陆续出土曾国青铜器。

然而，商周时华夏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小国很多，

所以曾国也长期不太受重视。不过，曾侯乙墓的出

土，让大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随枣走廊上这个古国。

从随葬器具可以发现这个国家不但不是小国，而且还

在楚国的卧榻之侧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期！更不可

思议的是，传世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曾国”的记载。而

曾国所在的湖北随县，得名于秦朝所置的南阳郡随

县，再往前可以追溯到春秋的随国。那么，曾国与随

国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同年，李学勤先生就发表《曾

国之谜》，指出曾国实际上就是随国，一国二名。这种

观点提出之后，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在这之后至

今的四十年里，随州地区的曾国考古发现令人目不暇

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曾国就是随国。可以说，虽然

在曾国考古史中，曾侯乙墓的出土并非最早、也非最

晚，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坐标，为未来曾国

考古指明了方向；当然，更重要的是，它还给我们展现

了一个美轮美奂的艺术殿堂。

聆听上古的遗音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乐

器：编钟、编磬、鼓、箎(chí)、笙、琴、瑟、排箫等八种乐

器共125件，其种类之全面、数量之庞杂、制作之精美、

保存之完好，堪称世界音乐考古的一朵奇葩。

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共 65 件，分为三层八组,

挂在曲尺状的铜木组成的钟架上。编钟用浑铸、分

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圆雕、浮雕、阴

刻、髹漆等多种工艺技法，总重量约 5000 公斤，其

中长钟架长 748 厘米，高 265 厘米；短钟架长 335 厘

米，高 273 厘米；最大的钟高 152.3 厘米，重 203.6 公

斤；最小钟高 20.4 厘米，高 2.4 厘米。每座钟均有

“一钟双音”的功能，即敲击鼓面的正面与侧面可以

各发出一个音。

曾侯乙编钟上共有 3755 字的铭文，除了编号、记

事、标音外，大部分内容都是音名、阶名、八度组、各国

律名对应关系等乐律知识。通过铭文我们可以知道，

曾侯乙钟音名有宫（对应姑洗律）、羽角、商（对应妥宾

律）、徵曾、角（对应韦音律）、羽曾、商角（对应无铎

律）、徵、宫曾（对应黄钟律）、羽、商曾（对应大族律）、

徵角（对应浊姑洗律）等十二个音名，这证明传世文献

记录的“十二律”在当时确已被运用于音乐实践。

除了曾侯乙编钟外，曾侯乙编磬也刻有乐律的

铭文；磬块由大理石或石灰石磨制，共 32 具，用于

和编钟合奏，被称为“金石之声”。此外，还发现几

件目前出土最早的乐器：一个铜建鼓座，由八对大

龙和数十条小龙缠绕构成，龙身上还镶嵌着绿松

石 ，也 是 目 前 先 秦 鼓 座 最 精 美 的 一 件 ；一 支

29.3~30.2 厘米长的彩漆竹箎，这是一种竹管制的吹

奏乐器，不同于笛子的是两端封闭；一个 20.8 厘米

高的彩漆匏（葫芦）制笙斗。

琴、瑟、排箫也各有特色。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

十弦素漆琴和五弦琴两种琴，过去文献中只有五弦琴

的记载，而这种长67厘米、宽19厘米的十弦琴则为前

所未见；瑟是一种比琴更古老的弹奏乐器，在墓中发

现 12 件长 167.3 厘米、宽 38.5 厘米的彩漆瑟，从弦孔

判断为二十五弦，目前考古发现古瑟有十八、十九、二

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等六种弦制；排

箫由十三根竹制箫管组成，其中 1 件出土时仍有八个

箫管能奏出乐音。

除了举世瞩目的黄钟大吕外，还有不少文物也引

人注目。比如一件“二十八宿图”的彩漆衣箱，上面书

写了二十八宿星名，证明战国初期就形成了二十八宿

体系；一件重 2156 克的金盏，系已出土先秦金器中最

重的一件；最早的皮甲胄，出土文物中罕见的青铜兵

器殳(shū)、三戈戟；记录随葬车马的墨书竹简，系我

国出土最早的有字竹简，与墓内其他金文、石刻文、朱

书文、墨书文一起，为古文字和书法研究带来了丰富

的资料……

总之，曾侯乙墓的发现是艺术史上的一处绝世宝

藏，也是考古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 9 种语言，获得

过 13 个博士学位，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汉学。有一

次，他到北京东城一家常去的浴堂洗澡，有两个教会的大学生

见这个老头子穿了一件长袍，头上拖着长长的辫子，老气横秋

地脱衣服，他们就用英语对他嘲弄了一番。辜鸿铭一点都不生

气，待他们尽兴了，走进浴室后，便向茶房拿了一张纸，用拉丁

文写了一大篇，然后又用中文写道：“你们如不懂这些拉丁字，

拿去北京大学请教辜鸿铭教授！”他一直等那两人洗澡出来穿

衣服，便吩咐茶房拿给他们，他们接过一看，才知道是得罪了辜

鸿铭，一脸尴尬，连忙拔腿飞跑。

当时的达官贵人不仅崇拜外国人，还无时无处都去巴结外

国人。一些浅薄的“士大夫”一见外国人就自觉矮了半截，自

卑感顿生。于是西洋人一直瞧不起中国人，尤其英国人在中

国人面前更是趾高气扬。辜鸿铭对媚洋者从来都很鄙视，对

外国人不止不与他们客气，对装模作样的英国人，有时还抓

住机会对他们戏弄一番。一次辜鸿铭乘公共汽车，故意将

《泰晤士报》倒着看。有英国人一看，又找到羞辱华人的机

会，便嘿嘿大笑：“看这位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乡巴佬，不懂英

文，却偏偏装有学问的样子，连报纸都拿倒了！哈哈哈！”满

车厢都是放肆的讥笑声。

等这些人笑够了，辜鸿铭不慌不忙地折叠好报纸，用纯正

而流利的英语道：“英文这玩意儿太过简单。”然后又用地道的

法语说：“先生们，女士们，你们说，不倒着看还有什么意思？！”

整个车厢一下鸦雀无声。

□ 据《人民政协报》

说到湖北地区的出土文物，不少朋友首

先会想到曾侯乙编钟。1978年，曾侯乙编钟

出土于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擂鼓

墩的曾侯乙墓中，该墓出土的文物包括乐器、

礼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器、丧葬用品及竹

简等多达15404件，其中不少都堪称国宝，如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缶的原型，就是曾

侯乙铜鉴缶。曾侯乙墓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

为湖北考古史书写了一页华美的新篇章。

□ 据《北京晚报 》

曾侯乙墓：寻找古国遗音

曾侯乙编钟甬钟斡部猴首龙身装饰

□ 新华社供图

李叔同做人最大的特点是“认

真”，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

做得彻底不可。

李叔同家境富裕，在上海南洋公

学读书，沪学会征文屡列第一，为沪上

名人所器重。他当时戴丝绒碗帽，正中

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英

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是当时上海一

等的翩翩公子。

他到日本留学，改做留学生，对西

洋艺术全面进攻。他纠集留学同志，创

办春柳剧社，把腰束小，粉墨登场，出

演茶花女。那时的照片：高帽子、硬

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

加之长身、高鼻，无脚眼镜夹在鼻梁

上，活像一个西洋人。

李叔同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

社当编辑。不久，就被高校请去教图

画、音乐。漂亮的洋装不穿了，换上一

袭布衣，称身整洁，具有一种朴素的

美。他当教师，学生们还没进教室，他

已端坐在讲台上，讲桌上放着点名簿、

讲义、笔记簿、粉笔。上课铃响，他站

起身来，深深一躬，课就开始了。有人

上课看别的书，有人吐痰在地板上，以

为李先生看不见。等到下课后，他用很

轻的声音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别

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和气地说：“下次

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下次痰不

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微微一躬，

表示“你出去罢。”这些人脸上发红，再

也不那么做了。

李叔同出家，法号弘一，剃了头

发，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

律宗讲究戒律，一举一动，都有规律，

严肃认真之极，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

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到了弘一法

师，方得复兴，佛门称他为“重兴南山

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对生活细节

非常认真，丰子恺寄宣纸给他，求他墨

宝 ，剩 下 的 宣 纸 ，他 写 信 问 如 何 处

置。有一次到丰子恺家来，落座藤椅

之前，要先轻轻摇动一下藤椅，然后

才慢慢坐下，并解释说：“这椅子里

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

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

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

走避。”有人觉得是笑话，这却是他做

人极度认真的表现。

□ 据《人民政协报》

李叔同的“认真人生”


